
两极相遇 

最近热闹了好一阵的李公德邻程先生思远到北京去前进的事，对许多人都发生了很大影响，如‘颐养天年

论’即是其中之一。我个人因此而引起的感想，也是余波荡漾，久久不绝。今天忽然想起，做人不做便休，要做便

得做大恶人，这即是古人所说，不能流芳百世，也得遗臭万年，何况千百年后，由于历史演变，做翻案文章的人，

会把流芳和遗臭的价值颠倒过来，大花脸变红脸孔的。不，现在是原子时代，善恶之别，盖棺以后，就要重新估定

了，斯大林叱咤一世，三年鞭尸。至于现世现报的例子，更是多不胜举。不过最要紧的，是杀猪杀牛杀得最多的

人，一旦放下屠刀，便可立地成佛；普通人念了一世的阿弥陀，死了也不见得会往生极乐呢。所以养虎成群时代的

杨虎，早已成为民主人士，杀共产党杀得最多的李济琛，死后葬在北京的烈士公墓，李宗仁在美国泡了十六年，反

共大业已不成气候，一朝觉悟，便有资格去北京‘颐养天年’，在女人身上作过许多孽的程思远也附上了骥尾。如

果蒋总统受了前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感召，专机去京，我相信毛主席一定会亲到机场欢迎，北京十多万市民也一定

列队路边，欣喜若狂，高呼‘蒋委员长万岁’了。这是两极相遇，最坏的也就是最好的。 

大陆上，今天反这，明天反那，反来反去，只是那些老百姓可怜虫受罪吧了。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蜕化，工

商界鼎鼎大名人士，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，譬如荣毅仁盛丕华等，其它有港币有人民币的前资产阶级，自

由往来港澳大陆，一样吃喝玩乐。现在所谓有资产阶级思想的，主要是爱作主张，不肯随声附和文化人，和要求过

人样的生活，在工作之余，下下棋，集集邮，逛逛公园，闹闹恋爱的小市民，或者乡村里想多积五斗粮的泥巴子，

可是一超过了某一限度（这限度大有伸缩余地），便变成玩物丧志，资产阶级思想作崇了。 

可是只要你是一个大特务，一个代总统，那么一朝觉悟，在花港观鱼，在怀仁堂吃饭，都要打专电，拍照

片，作起居注，报告行踪，不必有思想斗争，不必去乡村作劳动锻练，早已百分之百的‘无产阶级化’了，将来还

会在政协会代人民发言哩。我们真要像有一时期儿子大义灭亲成了风气，有人恨自己老子不是反革命一样，怕解放

前的军阀官僚特务们不肯来归，以致北京的热闹气氛会冷落起来，我们也无法时时欢欣鼓舞了！ 


